夜訪遊民

                            鄧湘漪

  在柬埔寨，除了那些如台灣的遊民一般長期在街頭生活，與家庭親人、甚至社會已沒有任何連帶關係的弱勢族群之外，尚還有一種柬埔寨特有的遊民類型，即在旱季時分，因為鄉村資源普遍不足，使得農地因為缺乏足夠水源而無法耕種，形成家中子嗣嗷嗷待哺、生活需求無法維持的現象。因此促使了大量的鄉村人口湧入金邊市打零工，企圖在都市尋找就業機會，編織理想中的賺錢美夢。

  白天，這些從鄉村來到金邊巿的家庭，父親或家中成年強壯的大男孩離開棲息處，外出踩三輪腳踏車、到建築工地當搬運工、砍木柴、當清道夫…等賺取微薄的薪資。其中大部份的薪水則被腳踏車車行老闆、建築零工的介紹人給剝削光了，根本賺不到什麼錢，然而在街頭生活仍舊要吃飯、要填飽小孩的肚子，因此老弱婦孺不是在市場幫忙剝蒜頭、批些蔬菜、蛋糕之類的東西做點小買賣，就是在垃圾堆裡撿拾垃圾、鎮日在街頭閒晃向路人行乞。一家人便在街頭過起有一頓沒一頓的日子。

   晚上則是全家人休息團聚的好時光。在寺廟裡、市場攤位上、商家門口前的走廊隨地鋪上殘破的草蓆，使用簡陋的器具烹煮簡單的晚餐，劣質的米及一鍋菜湯便可打發一家子的五臟廟，偶而有較多的收入時，才有機會嚐嚐魚肉的鮮美。晚餐過後，全家人就瑟縮在破舊的草蓆上，蓋著單薄的巾子，以大地為床、穹蒼為被，等待著黎明的到來繼續為生活奮鬥。

   因為白天尋找遊民參與職業訓練計畫的工作進行並不順利，連續三個星期以來，不斷的出入遊民所聚集的場所進行訪問，但效果不佳，生面孔都看熟了成了熟面孔，因此決定晚上出擊，利用這個遊民歸巢的大好機會進行訪問，希望能打動遊民的心意，讓全家人住進職訓中心，一方面能學習技能，另一方面則脫離露宿街頭、沒有溫飽的日子。

   我們來到柬埔寨新市場附近的陰暗巷道裏，這是遊民常聚集的據點之一，附近的柏油路早已因政府施工品質不良又苦無經費修復而慘不忍睹的佈滿坑洞，且又正值雨季，一下雨便氾濫成災、處處積水。我們提著褲子、掂著腳走上路旁的人行道，便瞧見人行道上橫七豎八的躺了五、六個家庭，我們的到來引起一陣小小的騷動，原本躺著準備就寢的人全都爬起來注視著我們，我與一位柬籍社工員及翻譯共同造訪了一戶來自 Prey Veng省的遊民家庭，家中田地因為雨季大雨而被淹沒無法耕種是他們來到金邊巿討生活的主要原因，年邁的父母留在鄉下守著他們僅有的一幢草房，夫妻倆帶著六歲的男孩及五個月大的女娃來金邊找門路賺錢。在他們一個半月的街頭生活中，爸爸白天在建築工地挑磚頭，所賺不多，因此他們給六歲的小男孩一只碗，唆使小孩抱著營養不良的妹妹在街頭向人行乞，媽媽會在一旁注視著孩子      的動向，除了保護孩子外，更大的功能是教導小孩該向誰乞討、如何乞討…等技巧，一家人的生活有時全靠孩子乞討來的錢辛苦的過著。我勸他進職訓中心，離開這毫無保障的生活，在中心上課、做手工藝賺錢，小嬰孩有專人照顧、更有副食品可提供小孩瘦弱的身軀些許營養，而學齡孩子則有書可讀、有朋友可交，我極度希望他們能離開這個惡劣的生活方式，衛生條件極差、使用污水煮飯洗澡、父母與孩子都疾病纏身卻沒有錢看病…，我努力的說明著並溫暖的回答父母倆心中的疑問，孩子在一旁睡著，豆大的蒼蠅在他們的四肢攀爬，熟睡的孩子無意識的驅趕停在臉上的蒼蠅，或許我們的討論吵醒了男孩，當他睜眼在朦朧中看到我這個外國人時，竟是慌張的尋找鐵碗並放在我的面前，囗中含糊的說著：「Madam，Riel !」(Riel柬語意為錢)，我的職員露出習以為常的微笑，還趁此機會開了小孩一個玩笑「他即使在睡夢中仍善盡自己的責任」，感到尷尬的反    而是我，心中淌著血對父母搖頭，孩子的童年、甚至童年教育不該是這樣的，孩子不明白大人的世界裡玩著什麼樣的遊戲，在他還搞不清楚是非善惡之前，他只相信父母告訴他的就是對的，然而，當他認為乞討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之後，要他再相信「向人行乞」是不足取的，恐怕就沒那麼容易了吧！這孩子的一生或許就會在乞討中度過…。我有些氣父母利用孩子天真無邪的面孔向過往的人博取同情並視為      理所當然；我也對來到柬埔寨遊玩、甚至工作的外國人給乞討的孩子大把大把的鈔票，且自以為散播愛心的態度感到不滿，因為這間接助長了父母讚美孩子乞討的行為；然而更令我不知如何找藉口安慰自己的是，在我身旁受過高等教育的柬埔寨助理，對這樣的景況並不感到難過或痛心，他甚至認為這是柬埔寨特色，沒有什麼好驚訝的？我並不是驚訝，我只是覺得或許父母要孩子乞討是為了生活、是為了要填      飽肚子；外國人給髒臭瘦弱的小孩一些錢是為了要滿足優越的同情心，但我相信這些是可以經由「教育」而獲得改善的，所以我一直認為什麼計畫皆可放棄，唯有教育計畫必須努力堅持，但是這樣的信念卻在此時被狠狠的澆了冷水，高等教育並沒有影響我的助理去思考乞討行為的後果，在他心裡並不對這樣的行為有任何負面的感受，或許是他看太多了，而他也無力改善所以以置身事外的態度來面對，逃避是       讓自己心裡好過些的最佳方式，我沒有繼續與他討論下去，沒有追根究底的挑出他心裡真實的想法，因為我甚至害怕那真實的感受會令我震驚、無法按受。

  在我還在為羞恥感、道德觀奮戰的時候，一陣吵架聲吸引了我的注意。一位帶著醉意的男子來到市場附近的街上找他在街頭乞討的姊姊，他正對著我們的工作人員憤怒的咆哮著，他看見我們在街頭訪問遊民家庭，認為我們是帶著「大量資金」來給這些窮人「大量救濟」的虛偽外國人，他對我們的計畫沒興趣，只對他姊姊不跟他回家、寧願在街上過著慘不忍睹的生活，而將所有的怨氣出在我們的身上。他的       聲音在安靜的夜裡顯得特別宏亮與刺耳，他大肆的討伐我們：「你們以為給了錢就了事了嗎？我姊姊就是因為你們給她錢才不跟我回家！」、「你們以後就每天來發一萬給他們好了！」、「他們拿外國人的錢拿得比較高興！」…。我並不生氣他對我們說這樣有點傷人的話，因為他根本沒弄清楚我們來的目的，及我們執行計畫的內容與方式，我們並不是來發錢的，而往後我們也不會只給錢！何況處於悲憤狀態下的他，根本也不想理解那什麼狗屁計畫，他只將憤怒發洩在我們的身上，如此而已。我沒有與他說話，更沒有問他姊姊不回家的原因，只是靜靜的站在一旁接收他的指責。          

  望著他發動摩托車呼嘯而去的背影，我竟有些安慰，因為在先前一連串的不能理解中，我感受到了柬埔寨人的另一種真實想法，或者該說他這反應比較迎合我所期待的態度，但無論如何，在這被戰火摧殘的國家，一切道德羞恥被生存給扼殺泯滅的環境下，我又再次燃起了對柬埔寨的希望。

(鄧湘漪：38屆系友，畢業不久後即追隨也是來自花蓮的30屆張月霞系友腳步，隨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遠赴柬埔寨從事社會工作，工作期間曾因遭柬國戰火波及而回台短暫停留，現正在開發中國家服務)

